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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设备的发展，青少年游戏成瘾现象越

发普遍。游戏成瘾是指在没有明显成瘾物质的情况

下，个体长时间沉迷于游戏导致社会、心理功能明

显受损的现象［1］，戒断后往往出现情绪障碍，对其

他活动失去兴趣，社会功能受损等症状。WHO 在

ICD-11中正式将“游戏成瘾（障碍）”列为精神疾病［2］。

我国的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发生率

为 5%～10%，其中 12～16 岁的青少年是游戏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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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游戏成瘾和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共同患病率不断上升，但关于两种心理问

题的关联及两者共病的危险因素却并不清晰。因此，本文对近年来青少年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症状的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患有游戏成瘾的青少年产生抑郁症状的风险更高，还会影响情绪调节与社会功能。

青少年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自我逃避、父母教养方式和朋辈关系，三者分别与

孤独感、自我控制和同伴依恋有关。家庭干预是目前最可行有效的应对策略，建议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结合互动型和限制型的干预方式。针对游戏成瘾及抑郁症状青少年的家长课堂建设需侧重于构建亲子

关系、积极关注孩子情绪及校园生活等方面，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明确网络课堂背景下青少年游戏成瘾

和抑郁发作的关系，并通过长期随访探索家庭干预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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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mmon prevalence of game addi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adolescent population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 risk factors for their comorbidity are not clear.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comorbidit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f adolescent game addiction in recent years. Adolescents with game 
addiction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depressive symptoms， which can also affect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morbidity of game addi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 mainly include self-escape， parenting style and peer relationship， which are related to loneliness， 
self-control and peer attachment respectively. Family intervention is the most feasible and effective coping 
strategy at present. It is suggested to flexibly combine interactive and restrictive interven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parents for adolescents with game addi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ositive attention to adolescents' 
emotions and school life. Future studies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game addiction 
and depressive episodes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classrooms， and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family 
intervention through long-term 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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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危人群［3］。2021 年 8 月 31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

发布了《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并

提出要积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管共治［4］，

可见青少年游戏成瘾属于需要关注的新时代社会心

理问题。

与之同样值得重视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有青少年

的抑郁症状，《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2020）》［5］显示，2020 年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高

达 24.6%。不仅如此，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还在

逐年上升。2009— 2019 年，美国青少年的重度抑郁

发作（major depressive episode，MDE）患病率从 8.1%

升至 15.8%，上升了 7.7 个百分点［6］。可见抑郁症状

在当今青少年中较为普遍。本文对近年来青少年游

戏成瘾共病抑郁症状的心理危险因素研究进展进行

综述。

一、青少年游戏成瘾与抑郁症状的关联

青少年的游戏成瘾行为加重了该群体的心理健

康问题。研究表明，青少年游戏成瘾与抑郁症状呈

正相关［7］，且存在游戏成瘾行为的青少年患抑郁症

的概率较健康青少年高 2.4 倍［8］，其中女性玩家患

抑郁症的风险较男性玩家更高［7］。青少年的网络成

瘾现象也会对抑郁症状有一定的预测作用［9］，具体表

现为网络游戏时间的增加会导致青少年睡眠时间缩

短，从而加重抑郁症状和自杀自伤风险［10-11］。青少年

游戏成瘾还会引发抑郁情绪、社交恐惧和学习成绩下

降等后果［12-14］，大部分极受欢迎的暴力游戏还对青

少年的攻击性存在直接预测作用［15］，从而对青少年

人格形成产生不良影响，增加产生抑郁症状的风险。

此外，脑影像学研究显示，游戏成瘾的青少年表现出

前额叶皮层冲动抑制功能受损，更容易引发游戏戒

断后的冲动行为［16］，对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与社会

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游戏成瘾对青少年成长危害较大，

而过度的游戏行为是否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一种

情绪宣泄方式，其因果关系有待明确。目前的研究

结果表明，与健康青少年相比，患有游戏成瘾的

青少年更有可能产生抑郁症状，后续研究可考虑探

索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是否会进一步加重游戏成瘾

现象。

二、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的游戏成瘾与抑郁症状在国内外临床诊

断中都非常普遍，且两者时常产生共病现象。根据

既往研究结果，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

主要可分为逃避与回避、父母教养和朋辈关系 3 个

部分，分别对青少年孤独感、自我控制和同伴依恋

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青少年发生游戏成瘾及抑郁

的风险。与此同时，若青少年在自我回避、教养关

系及朋辈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问题或矛盾，也可能

是由游戏成瘾行为及抑郁症状引起或加重，因此两

种疾病的共同病因值得探索归纳。

1. 逃避与孤独感：青少年对自我发展的逃避

及对消极情绪的回避，往往容易引起游戏成瘾并

加 重 抑 郁 症 状。 自 我 逃 避 方 面，逃 避 自 我 理 论

（baumeister's escape from self-theory）可用于解释青少

年的网络游戏成瘾行为。现实与理想自我的差异会

引发消极情绪，导致青少年逃避自我，进而更容易产

生游戏成瘾，这一系列影响构成链式中介路径［17］。

情绪回避方面，青少年的经验性回避程度是产生游

戏成瘾行为及抑郁症状的重要影响因素。经验性回

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是试图压抑或逃离不想面

对的“个人经验”。很多成瘾行为起初是用来摆脱消

极想法或感受的，例如孤独、焦虑、愤怒、悲伤等［15］。

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经验性回避程度与游戏行

为的频率直接相关，并通过引发心理健康问题间接

增加游戏成瘾的严重程度［8］。由此可见，青少年对

现实自我及消极体验的逃避不仅会恶化情绪问题，

加重抑郁症状，还可能助长青少年对网络世界的依

赖，逐渐导致游戏成瘾，而对个人压力及消极事件

的逃避将使青少年更容易罹患抑郁症［18］。

青少年的逃避倾向本质上与孤独感等消极体验

有关。研究表明，孤独感水平与青少年游戏成瘾程

度呈正相关［19］，逃避动机则在孤独感与游戏成瘾之

间起中介作用［20］。拥有较高孤独感的青少年对社

会归属的逃避欲望更大，具体表现为社交焦虑和社

交回避感较高［21］，而游戏成瘾程度又与青少年的社

交焦虑、抑郁症状及孤独感呈正相关［22］。因此，孤

独感可能促进青少年逃避动机的形成，主要体现在

社交问题，从而增加游戏成瘾的风险。孤独感还会

增加青少年抑郁及自杀的风险［21］，因此孤独感越

强烈，青少年患有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症状的可能性

越大。

2. 教养方式与自我控制：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

年游戏成瘾行为、抑郁症状之间都存在直接关系。

父母教养方式主要分为 4 个方面，即不一致、温暖、

控制和参与［23］。消极的教养方式会增加青少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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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成瘾的风险，表现为父母教养方式的不一致性越

高，青少年的游戏成瘾程度越严重［23］。父母教养方

式的作用还体现在亲子关系及家庭关系的疏离程

度。低质量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游戏成瘾存在一定

程度的预测作用［24］，而父母离异的青少年与普通青

少年相比，会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经验性回避、感觉

寻求、游戏成瘾和攻击性［15］。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

能够一定程度地缓解青少年的游戏成瘾问题。父母

教养方式中，高水平的情感温暖能够通过促进青少

年的时间管理倾向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从

而降低青少年游戏成瘾的风险［25］。自我控制可以

分为5个方面，分别为故意（非冲动性）、自律、健康习

惯、职业道德和可靠性，其中故意和自律两个方面

的自控力越低，青少年游戏成瘾的可能性越大［26］。

从整体上看，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差，表现出

的网络成瘾程度就越严重［27］。与之相对应，自我控

制能力的增强能够缓解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甚至

能够缓解青少年逃避动机对网络成瘾问题的正向影

响［20］，可见自我控制是影响游戏成瘾的关键变量。

青少年自我控制的培养有赖于家庭中父母的教养与

引导，但游戏成瘾行为本身也会降低青少年的自我

控制能力，进而导致时间管理能力及注意力下降［28］。

教养方式中的父母控制及参与和青少年抑郁症状有

关。研究表明，父母控制性会加重青少年抑郁症状，

并增加青少年产生自杀意念的风险［29-30］。低权威

的教养方式及低水平的父母参与程度也对青少年抑

郁症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1］，具体表现为低水平的

家庭亲密度与较高的青少年抑郁程度相关，且与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较高有关［32］。此

外，消极的教养方式还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弹性产生

影响，而低水平的恢复力又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33］。

结合青少年游戏成瘾与抑郁症状的密切关联可知，

当父母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时，青少年的自我控制

能力降低，且更容易出现游戏成瘾和抑郁症状的共

病现象。由此可见，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够提升

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感，从而促进青少年

的合理游戏时间及情绪稳定，反之亦然。

3. 朋辈关系与同伴依恋：青少年的游戏成瘾行

为不仅与家庭中的父母教养有关，还和学校及社会

中的同伴关系有密切关联。在社交过程中，青少年

对朋辈同伴行为的模仿倾向较强。既往研究表明，

现实世界中（线下）的社交自我效能感与游戏成瘾程

度呈负相关，而虚拟世界中（线上）的社交自我效能

感与游戏成瘾程度呈正相关［34］。因此，倘若同辈朋

友大多以线上游戏而非线下沟通的方式社交，可能导

致青少年更相信自己的线上社交能力，从而增加游戏

时长并对游戏产生依赖。不良的学校氛围及同伴侵

害（peer victimization）也是青少年抑郁发作的重要风险

因素［35］。青少年可能为了回避校园霸凌或同伴侵

害，选择沉迷游戏补偿被剥夺的控制感和社交自我

效能感，导致游戏成瘾［36］。然而这种对社交问题的

逃避又将进一步降低青少年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我效

能感，继续恶化同伴关系，加重抑郁症状，形成恶性

循环。不良同伴关系对青少年游戏成瘾及抑郁障碍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现实同伴依恋缺失。尽管同伴关

系和亲子关系在青少年游戏成瘾发病的预防和干预

中都能产生重要作用［37］，但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发展

及游戏成瘾的影响往往更胜于亲子关系。研究发现，

青少年对父母的依恋并不能预测未来的游戏成瘾，

而同伴依恋与游戏成瘾则具有双向关联，主要表现

为对现实同伴的依恋能够降低青少年游戏成瘾的风

险［38］。不过疏离的亲子关系也会对同伴关系产生

影响，并通过减少家校联系和加强不良同伴关系增

加游戏成瘾的风险［24］，且不良的同伴关系在亲子冲突

对青少年游戏成瘾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39］。

因此，不良同伴关系作为青少年游戏成瘾及抑郁症

状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得到家校双方共同的关注。

三、家庭干预对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症的作用

基于对青少年游戏成瘾及抑郁症的病因分析，

表明家庭教养方式是基础且关键的影响因素。相较

于对青少年人格及学校氛围的改变，对父母教养的

调整与完善更实际可行且容易见效。针对游戏成瘾

的家庭干预方式主要可分为积极互动型（对话、反

哺、参与）和消极限制型（控制、监视、暴力），前者对

亲子关系及青少年情绪均有正面影响［40］，有利于降

低青少年产生抑郁情绪及矛盾激化的风险，例如以

自身为榜样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从而对青少年产

生积极影响，降低其屏幕使用时间［41］；后者尽管容

易表现出负面影响［40］，但有时家庭中的榜样作用正

需要通过规则的制订与遵守实现。对于青少年和其

父母而言，共同商定的规则、限制和父母对屏幕时

间的监控被认为是有效的［42］。不过这种干预效果

的性别差异较大，例如相较于男性青少年而言，与

女性青少年商定关于游戏使用的规则与禁令效果更

好［43］。家庭干预策略的关键在于让父母教养对青

少年产生积极影响，互动型的干预方式主要用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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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疏离的教养关系，而限制型的干预方式则主要通

过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降低青少年游戏成瘾

及抑郁障碍的患病风险。

然而近年来涉及家庭干预的家长课堂研究主

要 针 对 注 意 缺 陷 与 多 动 障 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44］和自闭症［45-46］等，

且大多针对产前及幼儿父母［47］，很少有系统地针

对游戏成瘾及抑郁障碍青少年的家长课堂资源［48］。

因此，目前可以考虑构建这类家长课堂，普及家庭

教育相关知识，推动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与治疗。

结合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的影响因素，家长课堂的内

容需要鼓励家长与孩子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降低

孩子对内外部事物的逃避程度；要培养家长对孩子

的情绪觉察能力，积极关注孩子的心路历程，帮助

孩子构建信心，有利于提高孩子的自我控制力与效

能感；要提醒家长关注孩子对学业困难的应对，在

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上鼓励孩子建设积极的同伴关

系，避免不良同伴关系的形成。这些干预策略的落

实不仅能降低青少年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的风险，还

为日后家庭干预效果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四、总结及展望

近年来，青少年游戏成瘾和抑郁症的患病率都

逐渐上升，且患有游戏成瘾的青少年存在更高的抑

郁及自杀自伤风险，因此青少年游戏成瘾共病抑郁

症的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容易引发两

者共病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自我逃避、父母教养和

朋辈关系 3 个方面，其都能直接预测青少年的游戏

成瘾行为和消极情绪，也会分别通过影响青少年的

孤独感、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感以及同伴依恋产生

作用。家庭干预是应对青少年游戏成瘾共病抑郁的

一项实用策略，主要包括互动型和限制型。实际采

用的家庭干预策略需根据具体问题情境及青少年性

格等情况做出调整。然而近年来针对游戏成瘾及抑

郁青少年的家长课堂较少，这类课堂资源的建设需

侧重于构建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情绪觉察以及积极

关注校园生活等方面，这将有利于降低青少年患病

风险和开展家庭干预研究。

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与游戏成瘾的相关研究

中，对于家庭干预、同辈关系和自尊等的研究比较

少。未来研究可考虑结合量表与访谈，定期随访，

探索家庭干预的治疗效果。此外，青少年游戏成瘾

行为与抑郁症状的相互作用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探索，有利于家长课堂资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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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文稿中缩略语的书写要求

在本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已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在正文中可以不加注释直接使用（表1）；不常用的和

尚未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以及原词过长、在文中多次出现者，若为中文可于文中第1次出现时写明全称，在

圆括号内写出缩略语，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若为外文可于文中第1次出现时写出中文全称，在圆括

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 AD）。若该缩略语已经公知，也可不注

出其英文全称。不超过4个汉字的名词不宜使用缩略语，以免影响论文的可读性。西文缩略语不得拆开转行。

表1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常用缩略语

缩略语 中文全称 缩略语 中文全称 缩略语 中文全称

CNS 中枢神经系统 AD 老年痴呆症 ( 阿尔茨海默病 ) GABA γ- 氨基丁酸

IL 白细胞介素 CT 电子计算机体层扫描 PD 帕金森病

MRI 磁共振成像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DSA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 PET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 NIHS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 CRP C 反应蛋白

MMSE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 WHO 世界卫生组织 TIA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NF 肿瘤坏死因子 PANSS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A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SSRIs 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rTMS 重复经颅磁刺激

5-HT 5- 羟色胺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 MoCA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 CCMD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DSM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